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觯得名于 《博古图 》， 自北宋以来学界一直沿用。 觯的器用 ， 学界也依据文献归为

酒器
，
容庚更是直接划归

“

饮酒器门
”

之下。 所以关于青铜觯的定名和器用问题 ， 学界

此前鲜有专文论及 。 早年我们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过单独论述 ， 特别指出 出现在椭方粗

体觯上的
“

ＩＴ 不能作为铜觯的共用名称 ， 另外铜觯除了墓葬中常见的酒器组合外 ，
还

有粗体觯与斗相配 （ 加栖於觯 ） 舀而饮用甜酒 （ 醴 ） 的礼制用法 （建栖之礼 ）

［ 1
］

。 近

年
，
随着新材料的出现 ， 如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出现 1 件 自名为

“

饮鑲
”

的铜觯 ， 叶家

山 Ｍ 2 7 发现斗置于粗体铜觯内 的现象 ，
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这

一问题
［ 2 ］

。 因此 ， 我们

在陈述旧文的同时 ，
也想结合新的材料 ， 再对这一问题做些讨论 。

一

、 青铜觯的定名问题

由于青铜觯无 自名 ， 学界对其定名讨论较少 。 本文首先通过对文献和金文中共名 、

自名现象的梳理 ， 讨论铜觯的定名问题 。

1 ． 文献中的青铜
“

觯
”

“

觯
”

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 。 《仪礼 ？ 乡饮酒礼 》 曰 ： 主人
“

实觯酬宾＇

《礼记 ？ 礼器 》：

“

尊者举觯 ， 卑者举角 。

”

《韩诗 》 说 ：

“
一升曰爵 ，

二升曰觚 ，
三升曰

觯 ，
四升曰角 ，

五升曰散 。

”

东汉时期 ， 许慎在 《说文解字 》 曰 ：

“

觯 ， 乡饮酒角也。

”

可见 ， 从东周至东汉时期 ， 古人都将觯视为一种饮酒器。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，

“

觯
”

在

文献中出现时 已是战国 ， 此时觯已经消失很久 ， 战国文献中的觯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

认同的器形？ 例如有学者注意到了 《仪礼 》 古 、 今文本中爵 、 觚 、 觯互有异文的现象 ，

并举出多例 。 如武威 《仪礼 ？ 特牲 》 ：

“

尸左執爵 ， 右取菹 ， 撟醢 ， 祭于豆間 。

”

陈梦家

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《周代的
“

东土
”

研究 》 （项 目批准号 1 3ＣＫＧ 0 1 3 ） 阶段成果之
一

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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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校记 》 云 ：

“

爵 ， 今本作觯 。

”

王关仕云 ：

“

觯 、 爵义无別 。

”

《礼记 ？ 檀弓 》 ：

“

杜寶洗而

扬觯 ， 公谓侍者曰
：
如我死 ， 则必无废斯爵也 。

”

且今甲本前言洗觯 ， 后言卒爵者多 ，

《士冠 》 ：

“

实勺觯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爵三升 曰觯 。

”

則爵为总名 。 《有司 》 ：

“

兄弟之后生者举觯

于其长 。

”

注 ：

“

古文觯皆为爵 ， 延熹诏中校书定作觯 。

”

且亦见有 《仪礼 》 经文中觝觯 、

觚爵或觯觚互文的例子 ， 如 《仪礼 ？ 燕礼 》 主人献宾 ？

？

“

主人北面盥 ，
坐取觚洗 。

……

主人坐奠觚於篚 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古文觚 ， 皆为觯 。

”

又 《仪礼 ？ 燕礼 》 宾酢主人 ：

“

主人降
，

宾洗 ， 南坐奠觚 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今文从此以下 ， 觚皆为爵 。

”

《仪礼 ？ 燕礼 》 宾媵觯于公 ：

“

宾降洗 ， 升媵觚于公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此当言媵觯 ， 酬之礼 ， 皆用觯 ， 言觚者 ， 字之误也。

古者字或作角旁氏 ， 由此误尔 。

”

《句读 》 ：

“

陆氏觚依注音觯 。

”

《仪礼 ？ 大射 》 主人献士

及旅食 ：

“

士长升拜受觯 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今文觯乍觚 。

”

又 《仪礼 ？ 大射 》 宾举爵為士旅酬 ：

“

宾降洗 ， 升媵觯于公 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今文觯為觚 。

”

又
“

宾降洗象觚。

”

郑注 ：

“

此觝当为

觯 。

”

《句读 》 云 ：

“

凡旅酬皆用觯 ， 故知觚当为觯 。

”［
3

］

所以到 了北宋时期 ， 金石学家

也无法辨别何种为觯 。 吕大临 《考古图 》 中并无觯属 ， 将持戈父癸觯 、 父乙觯 、 木父已

觯、 父己足迹觯称之为卣 。 首先将觯这种商周时期的酒器与器物对应起来 ， 是在王黼等

所著的 《博古图 》。 他们大致依据容量 ， 将一类侈 口 、 束颈、 鼓腹 、 带圈足的器物 ， 如

立戈父辛觯 、 立戈觯 、 山解、 父贝觯 、 饕餮觯 5 件器物称之为觯 ， 以别于其他器物 ， 但

仍不能将雎觯、 諌觯等从尊中辨识出来 。 王黼在对觯定名时具体依据为何今已难弄清 。

到了清人的著录书籍 ， 基本延续了对
“

觯
”

的称谓 ，

“

西清四鉴
”

共著录铜觯 7 9 件 ， 但

也常常将觯与卣 、 尊 、 觚等混淆 。 乃至今 日
，
对于个别器物仍有较大争议 。 要搞清楚何

种为觯
， 我们首先来看被王黼称为

“

觯
”

的器物的 自名情况。

2 ． 青铜觯的共名和 自名

自名原则是青铜器定名 的第
一

标准 ， 即根据器铭中 的 自称来定名 ，
如鼎 、 覷、 鬲 、

豆等器类都是依此命名 。 要解决铜觯的定名问题 ， 自然首先要从自名现象出发 。 但寻遍

各个器类的 自名铭文 ， 都未找到
“

觯
”

字 。 而就在王黼所定的
“

觯
”

中 ， 多见的也是
“

共名
”

现象 （ 表
一

）。 通过简单的收集 ， 我们注意到除了铜器中常见的
“

尊
” “

彝
”

共

名外
，
还有

“

宝尊
” “

宝彝
” “

宝
” “

宝尊彝
” “

旅鼻
” “

旅
” “

宗葬
”

， 而后三者中 ，

“

旅

彝
” “

旅
”

表示与行军 、 征战有关
，

“

宗彝
”

与宗庙等祭祀有关 ， 可以说共名涉及的范围

相当广 。 而在共名之外 ， 我们注意到也有个别疑似 自名 的情况存在 。 1 9 8 1 年冬长安斗

门镇花园村Ｍ 1 7 出土一件椭方体铜觯 自名为
“

犷 ， 2 0 0 6 年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又出现

类似的 1 件椭方体觯 自名为
“

饮獾
”

， 而出土和传世还有 4 件 自名为
“

饮壶
”

（ 3 件椭方

体 ， 1 件直筒形 ） 以及光绪十四年江西高安县发现的 3 件 自名为
“

耑
”

的铜觯 。 前三者

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到西周早 、 中期
， 后者时代为春秋晚期 。 但四者的字 、 形 、 义差别

较大
， 所以 自名也无统一标准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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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一

铜觯共名 、 自名情况
一

览表

共名 器名 时代铭文著录

尊作尊鮮早期作尊
1 4 ． 3 9

．
5

＾作寻脾 四周平朋忭辱
《殷周金文集成》 0 6 1 9 9

宝尊 作父辛觯 西周早期 作父辛宝尊
《殷周金錄成＞ 0 6 4 4 8

子作父戊觯 西周初期子作父戊彝犬山刀又《殷周金文集成 》 0 6 4 9 6

伯觯西周早期自作葬
2 6 ． 1 9

＾四间平朋Ｗ啡
《綱金絲成 》 0 6 3 6 1

宝彝ｍｍ醐補帛娜錄＾＾

ｄＳ＾？

4 5 2  7

鲕甫田 曰ｗ《三代吉金文存 》 1 4
． 5 3 ． 1

组旦— 西周早期组旦母作宝



《賴金文集成》疆

遽仲觯 ｎｍ＾ｍ餅敝了宝
＜賴金錄成＞ 0 6 4 9 5

邑觯西周早期邑作宝尊彝《文物 》 1 9 7 2年 1 0？

宝尊舞




作父辛觯 西周中器□作父辛宝尊彝《殷周金文集成》 0 6 4 7 3

小旅葬 事觯 酬早期 雜小旅葬
＜顧金文集成 》 0 6 4 6 0

旅彝叔解 西周早期叔作新邑旅彝《天马
——

曲村 》 第 4 1 7页

旅作旅觯西周早期 作旅《殷周金 ；＾成 》 0 6 1 9 8

宗彝太史觯西周早期 太史作宗彝《文物参考资料 》 ， 1 9 5 6年 1 1期

＆抛槲 西周中期抛赃作父辛 6 ， 丰《文物 》 1 9 8 6年 1期

饮鑲伯觯西周早期伯作饮罐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图像集成》 1 0 8 5 5

伯戎饮壶 西周中期伯戎作饮壶《文物 》 ，
1 9 7 6年 1 0期

饮壶

莫仲饮壶 西周中期昊仲作偭生饮壶《夏商周青铜器研究》 （ 3 4 2
）

儀楚耑春秋晚期 儀楚之祭耑《善斋舞器图录》

尚


徐王耑春秋晚期 徐王巾又耑《贞松堂吉金图录》

注 ： 表格所收录 ，
仅为个别代表器物 ， 并不表示此类共名 、 自名的全部 。

3 ． 青铜觯的定名

文献和 自名 、 共名现象的梳理 ，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铜觯的定名问题。 长安斗 门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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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花园村 Ｍ 1 7 在发掘之初 ， 李学勤先生就认为椭方体铜器上的
“

ＩＴ 字似从｜、 欠会意 、

羊声 ， 故读其为觯
Ｗ

。 而黄盛璋先生认为
“

ｒ 为方壶专名
［ 5 ］

。 但此时方壶并未兴起 ，

称之为壶似有不妥 。 从该器器形看 ，
此是我们现在惯称的椭方体觯 ， 李先生的说法更为

妥当 。 但
“

ｒ 字并未出现在常见的椭圆体及圆体觯上 ， 而出现在数量较少的椭方体觯

上
，
且

“

ｒ 字单独出现的仅此
一

例 ，
显然不能作为这一类器的通称 。 但是其是否是椭

方体觯的专称？ 通过收集我们注意到 ， 这类椭方体铜器已有一定数量 ， 花园村出土的这

件为椭方形粗体 ，
时代在西周中期偏早或略早 ， 在此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一定数量该类器

的出土
，
就在此器出现后 ， 同为椭方形粗体的西周中期的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光觯 、 英

国博物院藏作宝尊彝觯
［

6
］

也都未采用
“

ｉｔ 的称法 ， 因此其是否为该类器的专称也很难

确定 。 此外 ，
2 0 0 6 年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出现 1 件 自名为

“

饮鑲
”

的椭方体觯
［ 7

］

。 由

于此种 自名也只有 1 件
， 而时代 、 形制都与前者接近而略早 ， 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其

不能替代觯的名称 。 此外 ， 与以上两器形制接近的还有 3 件 自名为
“

饮壶
”

的铜器 ， 我

们也曾专文讨论其都应是椭方粗体铜觯
［

8
］

， 因此在此类椭方粗体铜觯 自名都如此不统

一的情形下 ， 其更不能作为铜觯共同的名称来理解 。 至于江西高安县的 3 件耑 ，
王国维

先生早在 《释觯艇盾＿ 》
一文认为觯艇危編五字同声 ， 亦当为同物

［
9 ］

0 但是无论从器

形上 ， 还是时代上看 ，

“

觯
” “

卮
”

都不是同
一类器物 ， 流行的时代也有差异 。 而 3 件耑

的时代 ， 是解早 已消失的春秋晚期 ， 结合徐王铜器群的情况看 ，
其只是一种对西周铜器

的复古 ， 最多只能算铜觯的孑遗 ， 并不具有共通性 。 而且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 ，
和耑形

制一致的细体觯 ， 特别是西周中期时期的细体觯也均不见这样的 自名 ， 同时此时还依然

流行
“

宝尊彝
”

（ 《集成 》 0 6 4 7 3 ） 这样的共名 ， 因此也不能说
“

耑
”
一定就是

“

觯＇ 假

如我们再回到文献 ， 从容量上分析 ，

“
一

升曰爵 ，
二升曰觚 ，

三升 曰觯
，
四升 曰角 ，

五

升曰散
”

的记载基本与觯相符 。 礼书讲的都是周礼 ，
西周时期觚变的细长 ， 腰部相当

细 ， 容量 自然有限
， 而粗体觯在此时更加矮胖 ， 容量 自不必说

，
就是细体觯也不断细

高
，
容量有所增加 ， 所以容量大于觚与事实基本相符 。 但是 ， 文献也有混淆的地方 ， 如

上文提到的异文和互文的现象 ，

一方面可能与细体觯与觚形制 、 用途接近有关 ， 另一方

面与战国据西周时代已久远
，
礼学家在

“

复周札
”

的过程中难免有所错误以及理想化有

关 。 这在
“

尊者举觯
， 卑者举角

”

的记载中也有所体现 。 我们知道 ， 角 的数量并不是

非常多 ，

一般都出在等级相对较高的墓中 。 在它与觯并存的时代里 ， 看不出
“

觯
”

比
“

角
”

地位高的例子 ， 反而是
“

角
”

的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
“

爵＇ 自然也不低于常

与
“

爵
”

组合的铜觯 ， 所以个别混淆的情况也可以理解 。 但总体而言 ， 先秦文献中记载

觯为饮酒器与事实基本一致 ，
且容积也基本相符 。 那么宋人将这种侈 口 、 束颈 、 鼓腹 、

带圈足的饮酒器定名为
“

觯
”

基本还是与先秦文献记载相吻合的 。 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
“

知宋人古器之学 ， 其说虽疏 ， 其识则不可及也 。

”［ 1 9
］

在新的材料未出现之前 ， 为避免

不必要的混乱
， 我们还是沿用宋人的称法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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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青铜觯的器用问题

在讨论青铜觯的定名问题之后 ， 我们主要将礼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 ， 重新探讨

铜觯的用途和器用制度 。

1 ． 青铜解的用途

关于青铜觯的用途 ， 文献中有大量记载 。 《仪礼 ？

乡饮酒礼 》 云 ：

“

主人实觯酬宾 。

”

郑玄注 ：

“

酬 ， 劝酒也 。 酬之言 ， 忠信为周 。

”

贾公彦疏 ：

“

此解主人将酬宾 ，
先 自饮之

意……示忠信之道 ， 故先 自饮。

”

《仪礼 ？ 乡射礼 》 曰 ：

“

胜者之弟子 ， 洗觯升酌 ，
南面

坐 ， 奠于豐上 。

”

郑樵在 《通志 ？ 器服略第
一

？ 尊彝爵觯之制 》 中更是明确记载 ：

“

爵与

觯皆饮器 ， 觯大而爵小……解与爵同为饮器……
”

可见 ， 在先秦礼书及宋人记载 中 ， 觯

均为饮酒器 ， 主要用于饮酒。 《礼记 ？ 礼器 》 曰 ：

“

宗庙之祭
，
贵者献于爵 ， 贱者献于

散。 尊者举觯 ， 卑者举角 。

”

《仪礼 ？ 特性馈食礼 》 曰 ：

“

实二爵 、 二觚 、 四觯、

一角 、

一散， 可知
，
觯又为一种地位较高的礼器 ， 用于祭祀或礼仪性场合 。

在近代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中 ，
青铜觯也都被定为饮酒器 。 容庚先生在 《殷周礼乐器

考略 》 中 ，
首先将觯归为酒器

［
1 1 ］

。 其后又在 《殷周青铜器通论 》 中 ， 将觯归人
“

酒器

部
”

的
“

饮酒器门
”［ 1 2 ］

， 朱凤瀚先生亦明确指出觯为饮酒器
［ 1 3

］

。 我们也支持这样的看

法 ， 因为无论从青铜觯的体量 、 形制 ， 抑或组合等方面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 从体量方

面看 ， 粗体觯高度
一

般均在 1 5 厘米以下 （ 个别髙至 1 7 厘米 ） ，
口径在 1 4 厘米以 内

；
细

体觯高度
一

般在 2 0 厘米以下 ，
口径在 1 2 厘米以内 ， 体量为酒器中最小者之一 。 从形制

上看 ， 铜觯基本都是口部外侈 ，
口沿部分圆润利于饮用 ， 这与带流器完全属于两类不同

器形 。 从容量上看 ， 铜觯容积太小 ， 所盛之酒仅供饮用 ， 作为盛酒器的可能较小 。 如

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 6 件铜觯中
， 容量最大的粗体觯仅 4 0 0 毫升 （Ｍ 8 5 ： 4 ） ，

且该

觯的时代已经进入西周 中期 ， 是铜觯最粗矮、 容量最大的时期 ， 也是粗体觯的最后形

态 。 而该墓地容量最小者仅 5 5 毫升 ， 其他的也都在 2 0 0
、

3 0 0 多毫升 ， 这与一般的盛酒

器相比容量差距明显 （ 彩版一 ，
1 ） ； 从功能看 ， 觯为圈足器而非三足器 ， 亦无法 、 也不

可能用于温酒 ； 从组合上看 ， 商代晚期酒器基本组合多为觚 、 爵 、 觯 ， 西周早期过渡为

爵、 觯的组合 ， 觯取代的是另一种饮酒器觚 ；
从发展流变看 ，

粗体觯器形较矮胖 ， 最早
一件见于妇好墓 （ Ｍ 5： 7 8 3 ） ， 带盖且制作精美 ，

满足了殷人大量饮酒的需要 。 自西周

早期始 ， 粗体觯有减少的趋势 ， 而细体觯大量流行 ，

一般无盖 ， 装饰也不似殷墟时期

繁缛 。 这有时代的因素 ， 但也可能与觯 由贵重的饮酒器转化为取代觚的基本饮酒器有

关。 最后 ， 近年考古材料又进
一

步支持了 以上结论 。 2 0 0 8 年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Ｍ ｌ

出土的最大 1 件铜自 （ Ｍ ｌ ： 2 7 6 ） ， 内置青铜酒器一套 7 件 ， 分别为 5 件细体觯 、 1 件

单耳罐和 1 件斗 ［
1 4 ］

。 卣为盛酒器学界并无其他意见 ， 斗常于卣 内已有多例考古发现 。 5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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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细体觯置于盛酒器之中 （ 彩版一 ，
2 ）

， 很容易理解为饮酒器和盛

酒器配套放置的情形 ， 而这样的放置方式在现今的生活中亦很常见 ，

；

都说明体量大者为盛酒器 ， 小者为饮酒器 。 因此 ，
青铜觯为青铜礼

／器中的饮酒器无疑 。 但是 ，
觯在商周时期主要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

等场合 。 尽管 目前所出带盖觯 ， 基本上器为母 口
，
盖为子 口

， 其 口

沿较薄且外侈 ， 利于饮酒 ，
但細依然发现有像守妇觯 （ 图－ ） 这

种器为短子口 的个别器形
［ 1 5

 ］

， 其 口沿对直接饮酒可能略有影响 。 这

图
一

守妇觯 种觯数量很少 ，
似乎反映了青铜器礼器化高度发展的商周时期 ， 铜

觯主要是作为礼器 ， 应用于祭祀等场合的功用 。 因此 ， 觯作为礼器

的性质是第一位的 ，
实用器仅是少数 ， 这与其他铜器的情况

一

致 。

2 ． 青铜觯的器用制度

在青铜觯的器用制度中 ， 有粗体觯和斗相配 （ 加栖於觯 ） 舀而饮用甜酒 （ 醴 ） 的方

式长期为学界所忽视 ， 对于这种用法 ， 我们在 2 0 0 6 年就据宝鸡竹园沟 Ｍ 4 爱伯觯内置

斗的现象明确指出
［ 1 6 ］

， 而近年考古材料也进
一

步支持这样的提法。

《仪礼 ？ 士冠礼 》 记 ：

“

冠者即筵坐 ， 左执觯 ， 右祭脯酿 ，
以栖祭醴三 。 兴 ， 筵末

坐 。 啐醴 ，
建栖 。 兴……

”

。 唐人杜佑在 《通典 》 卷
一

二九又云
：

“

盥手洗觯酌醴加栖於

觯 。

”

其实指的都是觯盛醴酒与栖搭配的建栖之礼 。 多年来 ， 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受 1 件

商代晚期铜尊族徽铭文的影响 ， 以为其是指铜觚与栖相配的建栖之形
［ 1 7 ］

。 其实这件族

徽铭文 （ 图二 ， 1 ） 的载体为铜尊 ，
而晚商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铜尊形制多为此类觚

形尊 ， 其描述的更可能是墓葬中常见的盛酒器与铜斗共出 的情形 ， 而与东周礼书记载

的
“

建栖
”

无关 。 至于近年有学者引用战国铜器上的宴射 、 宴饮图像进行补正 ， 从而认

为建榈之礼指的是细体觯与勺 、 匕等相配的形式的看法亦不能成立 。 首先 ，
战国距离铜

觚 、 觯等的消失时代已久 ，
其在宴饮 、 宴射中使用流行于晚商 、 西周前期铜礼器的可能

性几乎没有
；
其次

， 这些图像中饮者所举器形不一
，
看不出似觚

、
也看不出似觯 ， 甚至

是否为铜器都很难确定 （ 图二 ，
2 、

3
） 。 再次 ， 将战国铜器纹饰中的器形指为细体觯并

无考古证据佐证 ， 细体觯与斗建栖的形式亦无考古证据佐证 ，
而细体觯从体量 、 形制上

分析其内也没有可以放人铜斗 、 匕或勺的空间 。 最后 ， 《仪礼 》 虽成书于东周 ， 但其都

是在试图记述西周 的礼制 ， 因此这样的建栖之形应在西周时期的器用之法中寻找 ，
而巧

合的是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。

早年在发掘宝鸡竹园沟 Ｍ 4 时 ， 甲组出土有觯 2 件 、 斗 1 件 、 勺 1 件 ， 其中这件斗

就放在麦伯觯 （ ＢＺＭ 4： 3 ） 中
［ 1 8

］

。 近年在随州 叶家山墓地又发现一例 ，
该墓出 土的

祖南獸觯 （ Ｍ 2 7： 1 0 ） 内亦放置 1 件铜斗 （ 图三 ）

［ 1 9
］

。 这两墓时代同处在西周早期偏

晚阶段 ，
且前者为強季墓 ， 后者为曾侯夫人之墓 ， 墓葬等级均很高 。 而这 2 件铜觯又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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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

图二 与建栖相关的铜器铭文和战国铜器花纹

1 ． 《录遗 》 1 8 9 尊铭文 2 ． 首阳斋藏宴射刻纹铜匯花纹 3 ．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宴饮画像纹铜壶花纹

均为粗体带盖觯且形制 、 纹饰近同 ，
带盖觯同样是铜觯中等级较高的器形 。 高等级墓中

出土粗体带盖觯与斗相配的情况可能就是文献中
“

酌醴加栖於觯
”

的真实写照。 醴 ，
甜

酒也 。 其记述了粗体觯带盖觯与斗相配
，
用斗 （ 作匙之用 ） 舀取而饮甜酒 （ 醴 ） 的情

形 。 《仪礼 ？ 士冠礼 》 记述的在盛醴 （甜酒 ） 的酒器中建栖之形 ， 与斗放在觯中 的情形

正好相同 ，
这应该就是礼书中所记的建栖之礼 。 而能采用此种礼制并食用醴酒的 ， 在文

献中都是大贵族 ， 这也与墓葬等级相合。 这种器用制度应是
“

周礼
”

的体现 ，
因为晚商

尚未发现斗置于觯内 的现象 ， 而文献所记也是周代礼制 。 进人西周后 ， 粗体觯仍在使

用 ，
但是周人对其用法做了一些改变 。 这也可以解释粗体觯 自西周早期开始 ， 越加矮粗

的原因 ， 如趨觯因其粗壮 ， 有学者都称之为尊 ，
有 了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之后 ， 西周粗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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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觯的器形当容易理解 。 此外 ，
粗体觯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的也可解决器子 口类粗体觯

不易直接举而饮用的问题 ， 所以在西周还会继续发现矢王觯这样的器子口 、 盖母口 的个

别形制 这可能都与此类解在西周前期有与斗相配的器用之法有关。

一
？

ｍ

图三 祖南獸觯 （ Ｍ 2 7 ： 1 0 ） 附斗带盖粗体觯及内置的斗 、 器子 口铜觯

此外 ， 青铜觯的基本器用之法 ，
还是与尊 、 卣 、 觚 、 爵等相配 ，

构成一套酒器组

合 。 由于商周宗庙祭祀的情形现已无法复原 ， 这方面只能依靠墓葬的材料去了解 。 在晚

商时期
，
铜觯基本是与觚 、 爵组合 ， 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 。 然此时期觯的地位尚不如铜

觚 ， 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中觚、 爵似乎都是核心组合的必须成员 ， 而觯则是可以被舍弃的

对象 。 在进入西周后 ， 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 。 觯开始逐渐取代觚的地位 ， 觚的数量开始

减少 ， 仅主要见于商文化性质的墓葬之中 ，
且形制快速向细高的极端方向发展 ， 似 已不

合适与爵配对 。 而此时期觯的地位大大提升 ，
常与爵搭配以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身份出

现 。 此时期觚 、 爵 、 觯的组合多见于等级较高的墓葬 ， 而小贵族墓则较多的以爵 、 觯的

组合形式出现 。 有证据表明 ， 西周时期铜觯组合的变化首先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出 现于

王畿地区的小贵族墓葬之中 ， 之后逐渐扩大至上层贵族 。 此时期的觯是酒器核心组合的

必然成员之一 ， 甚至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还有一件觯的情形 。 青铜觯的组合以

及在墓葬中的器用问题我们有专文详细讨论
［ 2 1 ］

，
此处不再敷言 。 总之 ， 青铜觯在晚商

与觚 、 爵组合 ， 西周前期较多的与 爵组合或单件觯独立存在 ， 特别粗体觯与斗相配的形

式 ， 都是商周时期青铜觯器用制度的写照 。

三 、 小结

觯得名 自 《博古图 》 ， 由于铜觯无 自 名 ， 此类器形制 、 容量又与礼书中的
“

觯
”

近

同 ， 因此学界也基本沿用 了 《博古图 》 的说法 。 虽然几件椭方体粗体铜觯上有
“

ｒ

“

饮



关于青铜觯的定名和器用 问题 ？

 1 5 1
－

壶
” “

饮獾
”

这样的 自名现象 ， 但其一是出现在铜觯开始衰落的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， 其

前、 其后的椭方粗体铜觯均不见采用此类名称 ？

， 其次是即便发现有 5 件 ， 名称还很不一

致 ， 出现三种不同的 自名现象 。 因此 ， 在
“

ｒ

“

饮壶
” “

饮鐳
”

是否为稀方粗体铜觯专

名都不能肯定的前提下 ， 其更不能作为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椭圆体 、 圆体铜觯的共同名

称来理解 。 而 3 件耑的时代 ， 更是觯早已消失的春秋晚期 ， 只是一种对西周铜器的复

古
，
最多只能算铜觯的孑遗 ，

并不具有共通性 。 所以还是沿用宋人的名称以避免不必要

的混乱为好。

青铜觯的基本用途为饮酒器 ， 近年在大河口Ｍ ｌ 的一件卣内置有 5 件铜觯 ， 盛酒器

和饮酒器的对比
一

目了然 。 但是铜觯主要还是作为礼器使用 ， 在殷墟晚期墓葬中主要与

觚、 爵组合 ， 然此时期解的地位尚不如铜觚 ， 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中觚、 爵似乎都是核心

组合的必须成员 。 在进人西周后 ， 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。 觯开始逐渐取代觚的地位 ，
特

别是细体觯 。 觚的数量开始减少 ， 仅主要见于商文化性质的墓葬之中 ， 且形制快速向细

高的极端方向发展 ， 似已不合适与爵配对 。 而此时期觯的地位大大提升 ，
成为酒器的核

心组合成员 ， 常与爵搭配出现 。 此时期的觯是酒器核心组合的必然成员之一 ， 甚至在西

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还有一件觯的情形。 除了上面谈到的器用之法 ， 铜觯还有
一

种

与斗相配的形式为学界所忽视 。 礼书记载有
“

建栖
”

之制 ， 通过文献记载 ，
特别是多件

粗体铜觯与斗 （ 斗置于觯内 ） 同时出土的现象表明其与文献中
“

酌醴加栖於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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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版一 铜觯与牛车鞍马 图

1 ． 铜觯与其他酒器体量对 比图 （ 戴家湾出土 ） 2 ． 大河口墓地铜卣 （
Ｍ ｌ： 2 7 6 ） 及内置铜觯

3 ． 西千佛洞北周造像第六窟东侧下牛车鞍马 出行 图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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ｌ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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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ｌＭ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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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． 敦煌三Ｏ三窟 （隋代 ） 东壁北侧中层牛车鞍马 出行图


